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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人对一处地方的偏
爱，大抵不是因为它有多惊艳，而
是去了，心里就安稳，再去，仍有
新的欢喜。江山市石门镇的豆蔻年
华·农耕乐园，便是这样一处地
方。短短两季，我前后去了三回，
每一回心境不同，所见也不同，没
有刻意奔赴盛景，却次次都留了念
想。

头一回是正月里，那是阳光灿
烂的一天，风里带着乡间的清冽，
暖意融融，温而不燥。那时候油菜
还小，一棵棵嫩绿地立在田里，没
开花，不热闹，安安静静的，像还
没睡醒的孩子。我是和几个朋友一
起去的，没想着看什么美景，只是
随便走走，却被一股淡淡的豆香牵
住了脚步。

油菜田的中间，有一座两层高
的小楼，香味正是从那儿飘过来
的。近前一看，是“豆腐公社”。走
进去，工作人员正在磨豆浆，刚磨

好的，盛在杯里，还冒着热气。我们
要了几杯，轻抿一口，醇厚、温润，
没有多余的甜，就是豆子本身的香。
还有豆浆冰淇淋，起初我还觉得新
奇，豆浆做的冰淇淋，会是什么味
道？尝一口才知，绵密清爽，豆香浅
浅的，不腻人，在冬寒乍暖的天气里
吃，让人觉得无比清爽。那一天，没
有花海，甚少的几处打卡点，朴素的
吃食，和一片静待生长的油菜，却让
我觉得踏实，像回到了小时候，在田
间随便走走，感受生命的蛰伏和积
蓄，就会有一种无来由的满足。

再去，已是油菜花开得最盛的时
候。一下车，举目望去，满眼都是金
黄，大片大片的，似乎铺到远处的山
脚下。风一吹，花浪轻轻晃，香气淡
淡的，不浓烈，却轻轻盈盈地围绕在
身边。比起正月里的清静，这里热闹
了许多，停车场停满了来自各地的车
辆。油菜花田里人来人往，有的在驻
足拍照，有的似乎在寻找下一个打卡
点。我们来到“豆腐公社”门前，忽
然发现不远处多了一扇门，很多人排
在门前等着拍照。我过去一看，门上
有四个大字——开门见山。我从这头
望过去，正好穿过朴素的木门把江郎
山收在眼底，好一个“开门见山”，我
心里暗暗赞叹，设计这个景观的人，
可真是别有匠心。

我们没有急着拍照，也没有挤进
“豆腐公社”去享受美食，就是在田埂
上慢慢走，有人来了，就侧身避让。
阳光落在花上，风吹过花田，蜜蜂是
少不了的，它们在一片花海上忙碌

着，不知点缀了多少人的镜头。这时
候，最需要你静下来，过滤掉耳边的
嘈杂，沉浸到这片灿烂中——花开得
正好，景观也添了不少，只要心里没
有喧嚣，便还是安安静静的欢喜。原
来一处地方好，不只是景美，而是用
不同的状态去感受，它就有不同的样
子，不刻意，不张扬，举手投足都是
自然而然。

第三回去，油菜花已经谢了，枝
头结出细细长长的荚，青绿色的，一
片连着一片，又是另一番模样。没有
了金黄的绚烂，却多了几分沉静的生
机和希望。有人说，花都谢了，还去

干什么？他们不知道，花开固然有花
开的美，花谢自然也有花谢的好。对
于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有什么是比
沉甸甸的绿荚更动人的呢？

这次来，除了豆香外，又多了小
火锅，热气腾腾的，在田园边坐着
吃，就着满目青绿，烟火气很足；还
有窑烤面包，刚出炉的时候，香气飘
得很远，外皮有点焦脆，里面软软
的，带着麦香。每一样吃食，都不花
哨，却实在，仿佛把这旷野的颜色、
味道都浓缩进一方小小的唇齿间，吃
进嘴里，都是满足的味道。豆蔻年华
还是那个“豆蔻年华”，安安静静地生
长，不慌不忙，你来了，它就把最好
的样子给你看。

我渐渐明白，为什么我愿意一去
再去？因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正月
有嫩苗与豆香，春天有金黄的花海，
初夏有青荚与烟火，四季流转，它就
跟着慢慢变，每次来，都能遇见一点
新的小欢喜。

它不吵，不闹，不刻意讨好谁。
适合带着孩子慢慢逛，让他们看看
田，闻闻香，摸一摸自然的样子；适
合喜欢安静拍照的人，不用挤，不用
赶，随手一拍，就是最好的样子；更
适合爱吃的人，这里的味道，朴素、
真实，吃的是田园的烟火，是平凡却
丰富的滋味。

朴素、温润，豆蔻年华和时光一
同缓缓生长，悄然更迭。岁岁风物有
变，景致常新，却始终守着乡野独有
的踏实与温柔。缓步慢行，浅尝慢
品，风绕田垄，草木从容。俗世的匆

忙慢慢沉淀，细碎的美好静静盛放，
平淡的光阴，也在此处慢慢舒展，轻

轻拉长，温柔又绵长。
（文中图片由石门镇提供）

三刷豆蔻年华，到底是什么吸引我一去再去一去再去
◎杨明良

这个“五一”假期，豆蔻年华·农耕乐园游人如织。不少

游客尽兴而归，却叹一声：来晚了，万亩金黄已谢。

无妨。我们把姜寒松老师两个月前用诗词定格的那片春

天，补给您——

两个月前的端月，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的万亩菜花正沸。

春阳熔金，惠风习习，书法篆刻师生雅集而至，携笔墨清兴，

赴山野韶光。稚子写生，松风抚琴，小火车穿花徐行；石门书

院文脉悠悠，黉门新题气贯云霄。

彼时盛景，姜寒松老师填《高阳台·江郎春行》一阕以

记。如今重读，春潮犹在，文心未远。

《高阳台·江郎春行》并序
◎姜寒松

丙午端月，时维沁日。春阳融融，惠风习习。江郎山麓，
“豆蔻年华”之野，平畴万顷，菜花如沸，金浪翻涌，云锦铺
天。书法篆刻师生，雅集而至，携笔墨之清兴，赴山野之韶
光。但见游人如织，笑语喧阗；面映春晖，步踏晴光。吸清新
之气，品风味美食，赏烂漫佳景，花影间驻足留照，小火车环
野徐行。稚子伏案写生，刘郎松风抚琴。童声清越，琴韵悠
扬，欢愉如溪，汨汨不绝。至日影中天，方尽兴而返。途经石
门书院，承山长陈君盛情相待，“江南百味”宴开，色香盈
席；继而赴黉门，观校园。程老新书校名，铁画银钩，气贯云

霄；陈君娓娓导览，文脉悠悠然如沐春风。是日也，非惟踏青
之乐，实为艺教之晤，文心之契也。

《高阳台·江郎春行》
◎姜寒松

丽日熔金，云裳叠翠，满眸铺锦流霞。万顷平畴，翻腾耀
眼黄纱。江郎山下春潮沸，正游人、争摄芳华。更怡然、稚子
凝神，素纸描葩。

游龙小轨穿晴霭，载欢声迢递，漫越烟华。墨客簪毫，欲
将清气携拿。石门黉宇留鸿迹，仰程门、腕底龙蛇。最堪夸、
校长高情，宾至如家。

豆寇年华·农耕乐园：诗人笔下的那片金黄

一丛花·惜春
◎周晋光

阶前新竹把衣牵。花木已癯颜。凌

霄展叶山茶谢，浅池里、鱼戏青莲。一

窗清景，绿肥红瘦，春意近阑珊。

世间万物复年年。天地结尘缘。小

园昨夜东风暖，想如是、立夏开篇。浮

光旧迹，了然此际，学做老神仙。

鹧鸪天·游豆蔻年华
◎戴明桂

稻草人儿立道边，欣迎诗客尽开

颜。竹楼坊内尝香豆，小火车中瞧纸鸢。

风暖暖，冒云烟。通幽曲径手轻

牵。谁言青帝花已谢，仍叹相逢在梦园。

五律·题五四青年节
◎吴盛禄

五四惊雷动，青春意气雄。

救亡擎大义，破旧起东风。

赤子怀高志，丹心贯碧空。

炎黄薪火永，吾辈继初衷。

七绝·暮春山行
◎刘良和

雾锁青山石径迷，绵绵细雨草萋萋。

落花无语春归去，且向林间听鸟啼。

我到江山的那天，下着小雨。
来接我的民宿老板姓周，五十出头，

开一辆旧面包车，车里挂着一串竹风铃，
车子一发动，叮叮当当。

“头一回来江山？”他问我。
我说是。
“那你要去爬江郎山，”他说，“今天

下雨，路滑，明天再去。今天先到村里转
转。”

车子沿着须江开，周老板把车窗摇下
来，让我闻闻空气。“我们这的空气，你多
吸几口。”他说。

一路上，他淳朴地向我介绍着当地的
风景。

到了村里，他的民宿是三层小楼，院子
里摆着几把竹椅，一个老头坐在那里编竹
筐。老头手很快，竹篾在指间绕来绕去，我
看了一会儿，没看明白怎么绕的。

“我爸，”周老板说，“八十一了，闲不
住。”

我搬了把竹椅坐在旁边看。雨从屋檐上
滴下来，滴答滴答的，和竹篾的沙沙声混在
一起。老头偶尔停下来，把编好的几行用手
捏一捏，看看平不平。

“这是编什么？”我问。
“菜篮子。”老头说，“儿媳妇买菜用。”
我说现在买菜都用塑料袋。
老头头也没抬：“塑料袋装菜，菜捂坏

了。”
过了一

会儿他又补
了一句：“塑
料 也 不 经
用，买一回
菜 破 一 个 ，
不如我这篮
子 ， 用 十
年。”

第二天
一早，天晴
了。

周老板
开车送我到
景区的大门
口。我沿着
石阶一步步
向 上 攀 登 ，
石阶沿着崖
壁 凿 出 来 ，

有些地方只容一个人过，铁链子上挂满露
水，握上去，冰得手心发紧。爬到半山腰，
有个平台，一个老人摆了个小摊，卖矿泉
水、茶叶蛋、黄瓜。我买了瓶水，坐在旁边
歇脚。

“哪里来的？”他问。
我说杭州。
“杭州好地方，”他说，“不过你们杭州

人现在都往我们这跑。”
我说你们这风景好。
老人摆摆手：“是的，我们这山多，风景

好。以前我们这穷，年轻人全跑出去。这几
年不一样了，很多人外地人都专门跑我们这
来爬山，我们卖卖茶叶、笋干，开个农家
乐，比在外面打工强。我儿子以前在温州鞋
厂，一个月三千块，累得要死。现在回来开
民宿了，生意还不错。”

他指指山下那片竹林：“看见没有？那片
竹子，以前砍了没人要。现在城里人来了，
春天买笋，夏天买竹器，冬天买冬笋，一年
四季都有钱挣。”

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竹林绿得发亮。
爬到山顶，风很大。三爿石就在眼前，

灰白色的石头，从山底直直地戳上去。山顶
上还有几个人，一对中年夫妇在拍照，女的
让男的站到石头旁边去，男的不肯，说恐
高。两个人吵了几句，又笑了。

下山的时候腿开始抖。快到山脚时看见
一户人家，院子里晒着笋干，一个妇女在翻
那些笋片。她看见我，问我要不要喝茶。

我渴得不行，就坐下来喝了一碗。自家
采的茶叶，泡在粗瓷碗里，有点苦。

“一个人来玩？”她问。
我说是。
“杭州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
她笑了：“听口音。杭州人说话软。”
她说她女儿也在杭州，在滨江区的一家公

司上班，做软件的。“一个月一万多，”她说，
“不过房租贵，存不下什么钱。我跟她说，存
不下就回来，家里盖了新房，也办民宿，不比
你城里挣得少。”

她说这话的时候，一直在翻那些笋干。笋
片在竹匾里哗啦哗啦响，阳光照在上面，金黄
金黄的。

下山后回到民宿，周老板让我歇一会儿，
他媳妇在厨房忙活。晚饭端上来，一碗笋干老
鸭汤，一碟炒笋片，一盘腊肉炒蒜薹。汤是砂
锅炖的，端上来还咕嘟咕嘟冒着泡。

“喝汤。”周老板说，“我们这的笋，出了
江山就不是这个味。”

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但那道汤，我喝
了两碗。

晚上坐在院子里乘凉，老头还在编东西。
月光照下来，他的竹椅子吱吱呀呀地响。月亮
很圆，从山后面升起来，照得院子里白晃晃
的。老头忽然开口：“这把椅子，我编了两
天。搁以前，卖五十块人家还嫌贵。现在城里
人来了，说这是老手艺，要买回去摆着。你猜
卖多少？”

我说猜不着。
“三百。”他伸出三根手指头，在月亮底

下晃了晃，“三百块。”
他笑的时候，缺了一颗门牙。
第三天走的时候，周老板送我。他把那串

竹风铃从车上取下来，塞给我：“拿着，送你
了。下次来可以再找我。”

我把风铃挂在背包上，车子开动，叮叮当
当响起来。从后视镜里看，江郎山越来越小，
最后变成一抹灰白色的影子，竖在天边。

回到杭州那天晚上，我把风铃挂在阳台
上。风一吹，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在江郎山脚下
◎张彩华

蜂恋花 朱友民 摄

◎毛初一


